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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围绕着“水门桥”的特定空间，“三炸水门桥”

的故事直面了攻与守的矛盾冲突，在“以弱攻强”中的

智慧和勇气，反复拉锯中的顽强与坚毅，展现和建构出

战斗跌宕起伏的过程和意义丰富的层次，志愿军战士

的无畏与热血，“舍生忘死保和平”的英勇壮举产生出

崇高的悲壮感，让我们理解了英雄就是心系祖国，保卫

和平，舍生忘死的平凡人。冰与火的淬炼让我们看见

了志愿军先辈的鲜红战旗和热血的英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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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央视春晚上
看舞蹈与科技相拥的“中国式浪漫”

�11版·文艺百家

央视大剧《人世间》：
总有热乎乎的日子与人，在诉说人间值得

�10版·影视 �12版·在“二十四节气”里读懂中国

《长津湖之水门桥》延续了前作《长
津湖》战争史诗大片的气质、风格与制作
水准，同时又更为深入聚焦“水门桥战
斗”。除了与前作的必要衔接和首尾呼
应，两个半小时的电影内容，充分展现了
“长津湖战役”中的“水门桥战斗”。

“水门桥”是一座水电站，是长津湖
战役中美军陆战第一师撤退的必经之
路，是整个战役中能否全歼敌人的关键
点，志愿军“三炸水门桥”构成了故事的
基本结构，与水火不容的敌人，与冰天雪
地的环境，但是要真正打开这场战斗的
外壳，展现和建构出这次战斗跌宕起伏
的过程和意义丰富的层次，却并非易
事。我军完成任务主观上的坚定意志、
忘我牺牲、英勇战斗与客观上的重重阻
碍，以及最终并未阻止美军撤退的史实，
让呈现这样震撼人心的战斗处于了“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与“并未真正完成的任
务”的限制下，这需要将价值观和叙事策
略处理好，将人物塑造好，凸显出共鸣感
与可看性，需要在矛盾中把握好尺度。

三炸水门桥战斗的跌
宕起伏与意义丰富的
多层次

在故事的层面，执行任务的志愿军、
七连的战士们首先就要面对攻与守、炸
与修的矛盾。以弱攻强，钢少气多里的
辩证关系，我们借用电影中的段落这样
描述：第七穿插连“钢少”但叫钢七连，敢
于与强大的敌人战斗并敢于胜利，但敌
人最后依靠空投的大型钢架结构修好了
水门桥，我联想起《金刚川》里我们的血

肉之桥，两部电影里多次展现的敌人飞
机的制空权给我军造成的巨大威胁，这
又会让我们痛心不已。

电影里有一个细节，面对敌人的直
升机，余从戎和伍千里有一段对话，余从
戎说“我们要有这些新装备，一定整得比
他们强”，伍千里说“迟早的事”。这让人
不禁想到故事之外，想到现实和当下强
军强国之路中不断出现的“直九”，“武直
十”，“歼20”战机，“运20”重型运输机、
航母等先进武器装备。“气”是优良的革
命传统和底气，但与时俱进的我们也不
能再吃“钢”少的亏，今天的中国已是如
先辈们所愿的盛世模样。

冷酷的战争与保家卫国的热血，战
争与和平也是矛盾和辩证的，《英雄赞
歌》里有一句歌词：“舍生忘死保和平”。
钢七连要完成任务要战胜敌人，这在电
影中具体化为若干次连级战斗。随着战
斗的进行，在水门桥这个局部，敌我的力
量对比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客观军事力
量对比上，敌人越来越强，七连越来越
弱，但七连的战士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这不仅要斗智斗勇，更要拼意志和信念，
到了战斗最后“舍生忘死保和平”的英勇
壮举产生出崇高的悲壮感。

徐克曾在《智取威虎山》“夹皮沟”一
战中，很好地展示了空间清晰、细节丰
富、动作富有奇观性、叙事节奏好的影像
叙事，很好地处理了攻与守的关系，颇有
一点《七武士》“以弱守强”的原型感。在
《长津湖之水门桥》中，徐克围绕水门桥
这样一个特定的空间“以弱攻强”、反复拉
锯，“三炸水门桥”的故事依然很好地处理
了攻与守的矛盾冲突问题。桥南、桥北、
制高点、敌人指挥所、管道、水泵站等空间
感都很清晰，七连几次进攻的目的、策略

和执行过程展现得也很明确；而且，进攻
中出现意外的情况，以及敌我双方的博弈
和“捉迷藏”都让战斗的过程不是按图索
骥，而是扣人心弦。进攻的牺牲和忘我，
进攻的难度与不确定性，让电影叙事充满
戏剧性，战斗过程完整紧凑又曲折多变。
敌人的燃烧弹与火焰枪，志愿军战士的无
畏与热血都让这片冰天雪地有了“温
度”。战斗，一次次忘我的战斗，英勇的牺
牲，让普通一兵成为英雄，让我们知道了
英雄就是心系祖国，保卫和平，舍生忘死
的平凡人。在矛盾与困难之中，冰与火的
淬炼让我们看见志愿军先辈的鲜红战旗
和热血的英雄传奇。

革命史诗中的“微传
奇”与打动人心的中国
故事

《长津湖之水门桥》有其史实背景与
现实主义基础，战争的冰冷与残酷、冰雕
连的悲壮，敌人撤退的必经之路，志愿军
付出了巨大努力被现实条件限制，没能
全歼美军陆战第一师的史实，这些“大

处”必须“不虚”。但同时，作为类型意义
上的战争片，又要有丰富细致的战斗细
节，有对战争场面和敌我博弈的展现策
略，“小处”又可以“不拘”。
《长津湖》与《长津湖之水门桥》联系

在一起，共同具有了战争史诗传奇的特
征，其吸收了中国电影，特别是革命历史
题材电影“传奇叙事”的元素：比如，钢七
连的英雄气概，战士们的坚强意志与突
出本领，群像英雄的个性与团队合力，兄
弟情与战友兄弟般的情谊，英雄的牺牲
与“不死”，战士组成人肉炮架，整个连队
最终战斗到清点人员名单时的“实到一
人”。这些革命英雄主义的内容又与革
命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平河的狙击与
爆破，余从戎烈火中的永生，梅生的失明
与驾车扎入敌营，伍千里最后一炸的孤
胆英雄，伍万里在敌人火焰枪下的“解
冻”，红围巾的警示与象征等。这些符合
艺术真实而又具有奇观性与浪漫主义气
息的内容，武可热血、文可共情，延续了
在“有敌我”的基础上“有战争”的中国战
争电影传统并发展到了当下的新境界。
《长津湖之水门桥》另一个很重要的

艺术特征是既具体而微，又以小见大，采
用的是史诗背景下的“微传奇”叙事策

略。电影带着观众探微索幽，逐步展开
了源于历史又极具传奇性的战斗过程与
战斗细节，“微传奇”成为类型元素具体
化的叙事手段。尽管“传奇”与“类型”具
有内在的耦合性，但在叙事模式这一层
面上，类型往往更占据主导性。

我们知道，“传奇”作为一种叙事模
式，可以说是从魏晋志怪小说发展为唐
传奇小说以后，一路演变而影响深远，被
认为是中国叙事文学的主导性范式之
一。这种叙事范式主要以世情生活中的
“奇人奇事奇情”为基础，融入中国传统
伦理价值观，通过一个尽可能曲折复杂
的悲欢离合故事，以离奇又令人动容的
情节设置表达道德主题。由是观之，传
奇叙事的根基在伦理道德表征，这使得
其在价值表述上带有一些前现代性色
彩，而类型电影是现代文化工业与大众
文化双向互动的产物，在新的产业环境
和现代化的全球语境中，更容易被观众
接纳。在新世纪之后，革命传奇正在类
型叙事的语法中提高，它以一种“微传
奇”的形式附着在类型中。更直接一点
说，“微传奇”转而以局部存在的方式附
着于类型之中，它仍然保留了传奇的某
些形式表征和桥段设计。比如，《长津

湖》两部作品，包括《狙击手》和之前的诸
如《铁道英雄》《智取威虎山》《悬崖之上》
等电影作品，英雄人物的设计往往带有
“侠”的传奇感：战斗英雄、神枪手、深入
虎穴的孤胆英雄、潜伏者等。革命英雄
传奇中的英雄人物在读者中间耳熟能
详，他们的外貌、行为以及性格，能唤起
读者对于传统武侠小说、英雄传奇中的
英雄大侠的记忆。他们寒衣铁马遁迹匿
影，身手不凡锄奸扶弱，在革命历史传奇
中，与前者的区别在于，他们的所有“侠
义行动”源于内心的坚定信仰，是指向一
个终极神圣的战斗使命或革命任务。
《长津湖》上下部之间，《长津湖之水

门桥》的结构，都在一定程度借鉴了传奇
叙事的章回体结构，“三炸”逐层推进叙
事，比较妥善地处理了因叙事展开不够，
可能导致的重复和匮乏的问题；或者因
信息量较大和戏剧冲突密度较强而可能
导致的故事清晰度问题。同时，群像人
物具有传统传奇中的侠义群体元素，叙
事上又将局部悬念感与普遍道义性结合
在一起，“文戏”融汇了兄弟情、战友情、
家国情怀、爱国主义情感这些“情本体”，
进而通过“情”对道德伦理和价值观的凸
显，都找到了很能打动人心的中国故事
讲述的内容和方式。

进一步说，局部存在的“微传奇”还体
现为一种传奇叙事中的“离散—相逢”情
节范式。伍氏兄弟的生死离别，首尾呼应
的带骨灰归家的段落，伍千里与伍万里雪
地里冻在一起，被火点燃后又生死两隔，
梅生对妻女的牵挂与分别，七连的生死名
册与战友们的生死离别，七连与九连、与
炮营的相逢与分别等等这些电影里内容，
很好地表现出这一情节范式。

在新语境中，《长津湖》和《长津湖之
水门桥》作为新主流大片、重大主题创
作，其革命历史战争叙事范式的更新，具
体又可以分为三条路径：其一，类型元
素：大制作、奇观化、明星制等的使用；其
二，将传奇叙事导向类型模式，比如战争
片等；其三，用“微传奇”内嵌于具体和局
部的类型叙事之中。这些建构很大程度
上开拓了国产电影的题材视野和叙事策
略，但这又是一个在路上的过程，有着矛
盾性的多种元素如何结合形成一个更有
机的统一整体，对中国电影人来说，这也
可谓一种冰与火淬炼。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

授、副院长）

当《狙击手》立项还叫《最冷的枪》

的时候，笔者就已经开始期待了。倒不

是因为导演是张艺谋，而是因为这个题

材在中国电影中比较新颖而独特。

决定一场战争胜负和走向的是多方

面因素：战略部署、战术运用、装备后勤、

官兵素质、士气风貌……团队战斗场面

往往也恢弘壮阔，尤其是现代的大规模

战争，个人作战能力的强弱并不能起到

左右总体局势的作用，这注定了狙击手

是战争中的边缘角色。但对于电影的观

赏性和娱乐性而言，狙击手因其神秘和

传奇的特点却又具有巨大的魅力，因而

在许多战争片中，都有狙击手作为出彩

的配角出现。所以，从一开始笔者就对

张艺谋如何讲述抗美援朝这样大规模战

争中狙击手的故事充满了好奇。

影片公映的时候，名字已经从听上

去冷酷而诗意的《最冷的枪》改作为平

朴写实的《狙击手》，这一改动是合适

的，因为尽管整个故事是以抗美援朝战

争中的阵地战阶段“冷枪冷炮”运动为

基础，但剧情极为凝练，浓缩为志愿军

五班与联合国军精英狙击队之间的对

狙，双方其实都不再是打冷枪，而是彼

此的对决式较量。重点从“物”（枪）和

“技”（冷）转到了“人”（狙击手），这不仅

是片名的改变，也是叙述中心的转移。

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狙击队为了

诱捕志愿军神枪手刘文武，而用一名受

伤被俘的志愿军侦察员亮亮做诱饵，设

置了一个陷阱，当刘文武带领神枪手五

班十几名战士去营救战友时，双方展开

了对战。快速地交代了剧情框架之后，

影片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叙述双方人员

之间的斗智斗勇。这几乎称得上是极简

的情节，将巨大的戏剧张力蕴集于狭小

的空间与有限的时间之内，处理的方式

颇类似于传统戏剧中的写意与留白，将

篇幅留给了最为精彩的动作与调度。从

美学的角度来说，对决双方你来我往的

回合缠斗，如同武侠片中的高手过招，是

一种以小见大、举重若轻的表现方式。

冷枪与对决的区别在于技术与人。

《狙击手》逆转了基于历史的想象期待：

不是志愿军战士打冷枪，而是让他们携

带简陋的枪械步入敌军的陷阱，对方则

以更为精良的装备、地空辅助以逸待

劳。无论从战斗的先机，还是从实力层

面而言，五班的神枪手们都处于弱势。

如何逆风翻盘，机会与可能性在哪里？

这种看上去实力悬殊的设置无疑充满了

扣人心弦的紧张感。毫无疑问，联合国

军占尽天时地利和现代设备的压倒性优

势，一开始就造成了五班的极大伤亡，但

即便五班战至最后一人，还是完成了任

务。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洗礼的志

愿军在堪称绝处求生的处境中，利用有

限的条件，充分发挥了浴血革命过程中

激烈的战斗智慧，这是人民军队的战友

情、协作意识、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顽

强而灵活机动的作风合力的结果。也就

是说，最终是人战胜了技术。

五班的战士在整个战争中可能是微

不足道的群体，但每个人又都是有血有

肉的人。他们不是战争机器，而是有头

脑的战士，既能够在处于劣境中依然保

持冷静分析的头脑，随机应变地迅速反

杀；也有不惜以生命换取胜利的无畏果

敢，明知在敌人的枪口下拖回战友的尸

体九死一生也义无反顾。支撑着他们战

斗到底的是一种必胜的信念，影片通过

一段唱歌的情节突出了这一点。躺在战

场中间的亮亮奄奄一息，为了让他保持

清醒，五班剩下三个人开始大声地唱起

了战歌。这个时候，他们并没有泄气，反

倒昂扬起了更为迫切的斗志，这种信念

与信心才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关键。

较之于枪和枪技，《狙击手》重在刻

画人物。它对之前涉及到狙击手类电

影的突破在于，让志愿军的狙击手一开

始就处于“暴露”的境遇之中，而我们知

道狙击手最大的特点恰在于隐藏，让对

手不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在已经暴

露的处境中重新隐蔽打击对手，更能凸

显出人物的机智和英勇，而当对手提出

以刘文武交换亮亮时，刘文武更是以自

己的暴露强化了牺牲与奉献的精神。

这是一个群像戏，几乎每个人都有

其个性。身负重伤而不忘情报的亮亮、

背着铁板营救战友的胖墩、总是惦记着

望远镜的小徐……最为突出的无疑是

刘文武和陈大永，刘文武从来不笑、成

熟冷静，是敌军首要的猎捕对象。大永

则是一个新手，木讷而敏感，战友的牺

牲总是让他热泪盈眶，残酷的战斗则让

他迅速成长。当全班只剩下他一个人

的时候，几乎是面对着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他用刘文武教的方法成功击毙对

手，带回了情报。战士们牺牲了，但五

班不死。如果说刘文武代表了理性和

牺牲，陈大永则象征着成长与传承。

在这种传承之中，可以看到一种个

人与集体合一的精神活力。五班每个

人尽管各有特点，但也有其共性。那是

一种个体融入到集体之中的新型关系：

个性寓于共性之中，个人与集体之间并

非二元对立的结构，个体也不是整体的

部分，而是个体就表现为集体的形式。

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个人从来都只是

抽象的符号，他（她）一定是与某种共同

体、与特定的社会结合在一起，获得了

某种身份才具备历史的意义。在前现

代时期，无名的个体如同马克思所说不

过是暗黑布袋中的土豆，互不相属，直

到现代以来的革命才塑造出真正意义

上的人民（子弟兵）。对于20世纪的中
国尤为如此，散沙式的民众在反封建反

帝反殖的革命建国过程中凝聚为具有

共同体意识的人民，从而也才

会在抗美援朝的国际主义战

争中同仇敌忾，这是一个新兴

社会主义国家立足于世界民

族之林的底气所在。

回到电影中，群像与个性

之间的塑造容易形成矛盾，战

争或者泛斗争电影（比如武

侠、谍战、警匪等类型）中常见

的方式是个人英雄的刻画，突

出个体异乎寻常的身体能力

与精神能力，这毋宁说是古典

英雄和现代个人主义的变体。当代英

雄或者英模的形象表述一直是个难题，

这个难题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红色经

典”中有着部分的突破，即将个人置入

于集体之中，个体英雄成为时代英雄的

象征。主旋律电影往往采取这一个方

式，但如何平衡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

则很难把握，很容易陷入到符号化之

中，从而让英雄人物变得空洞，让观众

难以共情。

《狙击手》一方面吸收了传统戏剧和

电影表现个人才干的意象化手法，另一

方面则继承了“红色经典”中个人与集体

同一的叙事。呈现出来的结果就是，五

班的狙击手们都是具备特别才能的英

雄，却又并非好莱坞影片中的个人主义

意义上的英雄，他们的才能超乎常人，身

份与情感上却亲近于普通人，因而同国

家和人民融合在了一起。这种与家国人

民融为一体的英雄，既是具体的个人，也

是集体的代表，他们化身为集体，集体通

过他们表现出来。就此而言，《狙击手》

便具有了“以一滴水折射太阳、以一个班

反映整个战争”的含义，它让主旋律的感

召渗透在商业片的外壳之中，如同盐化

入到水中，水汇入到江海。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长津湖之水门桥》：
延续了前作《长津湖》战争史诗大片的气质

程波

人与技术的对决，
彰显与家国人民融为一体的英雄

刘大先

——评电影《狙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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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这张时间表里的中华智慧


